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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民精神 少年志气

从早期时成为“知青文学”
的代表人物，到2019年凭借长篇
小说《人世间》获得第十届茅盾
文学奖，梁晓声是一位著述宏富
的作家。而这次他的新作《我那
些成长的烦恼》，则是为青少年
读者创作的一部自传体成长小
说。书中以纪实的方式，描写了
梁晓声从小学二三年级到初中
时期的成长过程，其中多个人物
就是《人世间》中人物形象的原
型。

“茅奖”作者写青少年读物，
有专家说这是“大家小书”。而近
年来，梁晓声身体力行地关注青
少年教育，特别注重童书的寓教
于乐功能。梁晓声将《我那些成长
的烦恼》视为一本桥梁书，小学四

五年级的孩子可以自行阅读。考
虑到这一点，他的行文所用词语
都尽量简约，做到明白而亲切。同
时，他表示成人也可以阅读这本
书，“比如说我的同代人或者次代
人，通过读这样的书可以回忆自
己的人生经历。回忆并不是为了
诉苦，而是为了重新内省我们所
经历的那些人生，我们从中获得
了什么。书里所传达的主要是亲
情和友情的价值。”

梁晓声此次应山东教育出
版社的邀约写下这本书。此前，
他曾在不同的散文作品中写到
过自己的父亲、母亲、哥哥，甚至
还有给弟弟、妹妹的信。在本书
中，他将所出现的人物都采用了
真实姓名。书中主人公“梁绍
生”，正是梁晓声的原名。邻居陈
大娘、老师、同学等，也都是真名
真姓。之所以这样做，梁晓声说，

“我作为一个写作者一生走来，
有这么一些好人给予过我帮助，
我要对他们表达感谢的最好方
式，就是把他们的名字写在我的
文字里印成书，把我的感情也保
留在一本书里。”

名为“烦恼”，实为“苦难”。
《我那些成长的烦恼》中人物所
经历的层层磨难，让人看得哽咽
心酸，鲁东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瓦
当将这本书看做是“少年版的

《活着》”。他评价说，《我那些成
长的烦恼》中有着《城南往事》的
中国风情，《呼兰河传》中北方中
国的苍凉粗粝，《陆犯焉识》的历
史凝重，还有《芳华》的青春光
芒。“它书写苦难、直面苦难，不
煽情，不矫情，坚信人性的光芒
并充满希望。书中有着平民精神
和少年志气，在当代文学中很少
看到这样的精气神。”

“闯关东”后代 刚直性子

1949年生人的梁晓声是新中
国的同龄人，他的年少时代是上世
纪的五六十年代。那个时代的生活
环境已经和今天的青少年相距甚
远，不过梁晓声相信，现在的读者
依然能够在这本书中找到共同的
联结点。“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阵地，
甚至我个人的经历也未见得和我
的同代人都是一样的。但正像托尔
斯泰所说的，幸福的家庭是相似
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在
这一点上，我觉得书中的内容能够
引起一部分成长中的少年的共
鸣。”

通过新闻报道，梁晓声看到
今天许多孩子的成长依旧不易，
甚至比自己年少时代所面临的困
难还要严重。“有很多偏远山区的
孩子，他们上学的路上是多么的
不容易。他们的父母在外打工，孩
子能够坚持学习是多么的不容
易。我们国家有14亿人口，那种生
活经历哪怕在千分之一的人身上
有所体现，那都是一个不小的群
体。所以这本书虽然写的是自己，
也是给这些孩子们鼓劲，同时是
向他们表达敬意。”

在东北生活了几十年，梁晓
声谈话间没有流露出东北话的口
音，反倒是几次把“容易”说成了

“勇易”，让人听出了山东话的尾

巴。梁晓声的祖籍是山东荣成，他
说自己大概是历史上最年轻的“闯
关东”者的后代。“当年在一批批被
灾荒从胶东大地向北方驱赶的移
民中，有个年仅12岁的孑然一身衣
衫褴褛的少年，后来他成了我的父
亲。”梁晓声曾在文章中这样提到
过自己的父亲。在家里，当父亲把

“咱”说成“砸”，他能够听出其中自
豪的意味。

梁晓声不清楚自己身上是否
带有山东人的性格基因，但是刚直
是父亲独特的性格标签。在梁晓声
的记忆中，父亲不管在生活中遇到
什么样的困难，都很少开口去求助
别人。即便因为生活困难可以向单
位申请补助，他也从来没有提出过

这方面的要求。梁晓声记得，当年
邻居在谈到父亲的时候会说这位
梁家大哥是“房顶开门、屋地打
井”。“就说任何困难都尽量不求别
人，如果没有门的话，就在房顶开
一个，如果没有水的话，就地来
打。”

父亲的刚直性子通过血脉又
流淌在了梁晓声的身上。他说自
己这一生，也不曾为自己的事情
求助过任何人。“我有时候会给
领导写信，那都是为了别人的困
难，有些还是为了我不认识的
人。写这些信的时候我是没有心
理障碍的，因为不是为自己或是
自己的亲友，所以就写得很仗义
执言。”

生活寡趣 书桌耕耘

以1982年发表《这是一片神奇
的土地》为起点，梁晓声已经在中
国文坛执笔近40年，是名副其实的
常青树。有人统计过，他发表的各
类文学作品加起来已经有2000万
字了。谈到保持高产写作和旺盛创
作力的原因，梁晓声反倒说这是因
为自己的“寡趣”。

不爱聚会，不喜社交，不上网，
梁晓声认为自己在生活中是缺乏
趣味的，不过也正是这样，才为自
己的写作留出了充足时间。“大家
的时间都差不多，现在生活中能带
给我们愉悦的事情太多了。你要是
很愿意出去玩，喜欢打麻将、上网，
热衷在朋友圈里交流，你照样没有
时间。我这些爱好都没有，这剩下

的时间就要做一点有意义的事情。
我写出来东西能印成书，大家还认
为值得一看，这就把日子变成了一
种意义。”

梁晓声曾在北京电影制片厂、
儿童电影制片厂和北京语言大学
三个单位工作，而这些单位都不要
求天天坐班。“这一点应该是很‘凡
尔赛’的，也是很幸运的。这样我就
能有时间阅读，进行喜欢的写作。
因为我总觉得自己经历了生活中
的一些事后，就有那种想写出来给
人看的愿望。”

2017年，梁晓声出版了自己的
长篇小说《人世间》。上、中、下三卷
本共计115万字，梁晓声是一字一
句在3600多页稿纸上手写完成的。

“写到最后，写得手已经不听使唤
了。”此后梁晓声依旧是笔耕不辍，
于去年和今年又分别出版了《我和
我的命》《我那些成长的烦恼》两部

作品。每天坐在书桌前手写五六个
小时，对于一个正值盛年的精壮小
伙来说都不是易事，更何况是一位
古稀之年的老人。梁晓声说，到了
自己现在这个年龄，写作真的是一
件非常吃力的事情。“不只是消耗
心血，有时候直接是一种身体的耗
损。”但书桌前的不懈耕耘，让梁晓
声有了丰收的喜悦。“一天能写两
千字，十天写两万字，一个月就有
六万字了。”

2019年，梁晓声凭借长篇小说
《人世间》获得了茅盾文学奖，时隔
两年再来回看这个奖项，梁晓声
说，无论当时还是现在，“茅奖”都
没有对自己产生实质性的影响。

“获奖了我也还是按照自己的文学
理念在写，没有获奖我也还是在
写。而且说句实在话，到70岁的时
候，写作这件事已经和获不获奖没
有关系，和多少稿费也没有关系，

跟市场还是没有关系。现在我主要
考虑的是，文学它是什么？对于不
同的群体，文学究竟应该是怎样
的？”在这种理念的指引下，梁晓声
觉得自己的写作是在拾遗补缺。

“我要看一下童书的市场缺什么样
的作品，我就默默地来补上。”

梁晓声说，现在他正在进行
写作的收尾工作。“我经常跟出版
社的同事编辑朋友们谈到，这可
能就是我们编辑和作者之间关系
最后的句号，以后我可能就没有
精力了。”写了大半辈子书，梁晓
声感觉自己现在像是一个老木
匠。“一生做了很多木工活，最后
当要关张的时候，要收拾一下自
己的工作坊。看一看这个活儿还
没做完，那边还有一块料，希望把
这些都做完之后，把工作坊打扫
干净了，门一关上了锁，那就结束
了。”

新作《我那些成长的烦恼》献给青少年读者

梁晓声：
写作让日子变成意义

第三十届全国书博会正在济南举办，著名作家梁晓声的新作《我那些成长
的烦恼》也在此期间正式发布。“只要一家人相亲相爱，困难总是会被克服的。而
只要我们对别人的帮助深怀感激,就会有更多热心的人愿意帮助我们——— 这是
我从童年到少年的成长史证明了的。”在新作中，梁晓声首次以纪实的方式系统
地呈现了自己的年少成长经历，他想借此向青少年读者传递这样的生活认知。

15日，梁晓声接受了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的专访。在70多岁的年纪依然
笔耕不辍，梁晓声承认写作是一件苦差事。他把自己比作一位老木匠，并表示写
作生涯已经进入收尾阶段。“把工作坊打扫干净，门一关上了锁，那就结束了。”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刘雨涵

《我那些成长的烦恼》

梁晓声 著

山东教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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